
记得年少时，每次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惊慌失
措。 一次失恋都会把整个世界颠覆，把自己关在
房间里自虐，不吃不喝不出门，怎么想都想不明
白，那个人为什么要和自己分手？自己究竟哪儿不
好了？自省与检讨的结果，是那个人有眼不识金镶
玉，分了就分了，没什么好可惜的。 可是就算是想
明白了又能怎样？还是会有些不甘心，觉得篱笆边
的蔷薇开得不那么艳了，觉得天空不那么蓝了，就
连窗台上的那只小花猫也不那么乖了。总之，什么
都变得黯淡而没有色彩， 把一滴失恋的痛苦摆至
放大镜下，无形中扩大若干倍。

工作之后，一个人在异乡漂泊，每天都被孤独
和寂寞包裹着，让人窒息。 有一年春节，一个人瑟
缩在出租屋里，听着外面噼啪作响的鞭炮，想着家
里这时候该上饺子了吧？热气腾腾的饺子，有我爱
吃的三鲜馅、酸菜馅，一家人说说笑笑的围坐在一
起，温馨而美好，想着想着，我的眼睛不争气地湿
润了。 此时，此刻，我一个人对着冰冷的出租屋生
闷气， 因为刚跟同事发生争执， 因而觉得雪上加
霜，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冰冷的，都是灰暗的，没有
一点温度和色彩， 那个时候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卷
起行李，打道回府。

结婚之后，最初的磨合期并不好过，两个人总
是争吵不断，每一次吵架都是伤筋动骨，不亚于一
场小规模战争，就像两只小刺猬一样，彼此伤害，
不懂得妥协和退让，只知道一味地向前，甚至吵完
架之后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而吵。 有一次争吵过
后，一个人赌气跑到海边，站在礁石上，海风一吹，
把内心所有的委屈和纠结都吹出来了，心中抱怨，
那个人不理解自己， 觉得那个人是天底下最糟糕
的人，觉得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其实，一切都是心境使然。 那个时候看问题
只会在原地打转，一直到后来生了一场大病，那场
病，来势汹汹，有恃无恐，我根本无力抵挡，被疾病
折磨得有气无力， 心力交瘁， 那个人倒是有良心
的，不离不弃，一起相守，度过最困难的日子。

病好之后，我忽然觉得以前那些想当然的想
法有点幼稚可笑，以为暗无天日的时光，觉得活不
下去的日子，那些让人忧心的事情，却原来，都是
最好时光。 失恋、失业、争吵其实都没有什么了不
起，与危及生命的疾病相比，简直不值得一提。

宋代有一个高僧叫无门慧开，他幼年入道，参
习经论，是一个大智慧者。 他写过一首禅诗：“春
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
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说得真好，闲逸，睿智，可见
守得一颗平常心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日日是好日。 只要活着，余生的每一天都是
好日子。 一辈子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好好爱自
己，宽容对待别人，不把时间浪费在和别人较量、
和自己较劲这些无谓的事情上。

万叶集

好不容易把难得“挪窝”的父母接到城
里来小住。第一天和老人家倒还其乐融融，
但接下来的日子， 几乎天天为了一碗或半
碗剩饭，母女俩闹得很不愉快。 每到吃饭，
眼尖手快的老太太总是把冷落在灶台一角
的一点点剩饭端起来倒进锅里加热， 一边
说：“你们先吃！ ”谁要阻拦，她就很生气地
抓紧锅铲，在锅里搅拌得格外有节奏。那气
势让你伸出去抢剩饭的手不由自主地缩了
回来。

如此一来，我也学乖了。 煮饭时，首先
消灭剩饭。当然，我才不会让剩饭伺候我的
肠胃，而是扑通一声倒进下水道。“你这是
作什么孽啊！ ”我吓了一跳，这个老太太真
是神了。

“妈，剩饭吃了没营养。 ”“你不会少煮
一点？ 实在不要了，倒进垃圾桶啊，非要往
粪坑里倒？ ”

“倒进垃圾桶不也是倒嘛，反正不是老
鼠吃了就是蟑螂吃了！ ”我的妈呀，我这话
把她气得不轻， 老太太脸色铁青， 声音颤
抖：“吃了才是天理，不管是谁吃！ 你这样，
会遭天谴的。 ”

霎那间，我明白了，母亲每天固执地吃
剩饭，绝不仅仅因为“节约”那么简单。

在她看来，这些白米饭，不仅是劳作者
在炽热的阳光下用汗水一滴一滴换来的，
更是她一辈子不愿离开的土地无私奉献出
来的。那是老天爷对生命的恩赐，如果没有
被消化，没有被吸收，没有给任何生命提供
能量，那就违背了天理，这种朴素的信仰根
植于母亲的灵魂深处。

我再也不敢怠慢每一粒剩饭。 如果剩
饭，我会把剩饭蒸一蒸，再加入各种调料炒
得香喷喷的，我和孩子都抢着吃剩饭。我母
亲坐在饭桌旁，看着我们大口吃剩饭，满脸
皱纹舒展如盛开的秋菊。在那笑容里，我恍
惚回到了童年时夜色降临的村口， 我翘首
以盼，看见年轻的妈妈荷锄挑担，大汗淋漓
地从田间地头匆匆归来。

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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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寒冷而又令人感动的夜晚，当
《拉德斯基进行曲》最后一个音符像一朵蒲
公英消失在新年音乐会的演出大厅时，我如
梦方醒，徐徐起身，随着安静的人群走出巴
山大剧院，我回头望了一眼，不少观众拥向
前台举起手机拍照，记录这个难忘的时刻。
那些耀眼的闪光灯无疑也是在向乐团的灵
魂人物———著名指挥家沃特·希尔格斯表达
崇敬之情，这样的人生时刻值得纪念，这样
的珍贵场面值得回忆，让我涌起一缕暖意。

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我对音乐始终怀
有敬意，如同仰视夜空中那些散发着神话与
传说光泽的遥远星辰。 这一次，托文化惠民
政策的福，让四川达州人民有幸在家门口近
距离欣赏到了一场世界水准的交响乐演奏。
在近两个小时的新年音乐会里，我就像一位
怀着虔诚之心小心翼翼走进圣殿的朝圣者，
在第一个音符响起之时，就心甘情愿地把我
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膜拜献给了音乐家们，
让他们用充满魔力的倾情演奏带着我的灵
魂在艺术的殿堂自由飞翔，无论是贝多芬的
《艾格蒙特》序曲和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

还是沃恩·威廉斯的《大海之歌》和乔治·比
才的《卡门》序曲、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快速
波尔卡，或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
曲》，都堪称经典，更是一道道音乐大餐，尤
其是那首我多年前从网络下载被我欣赏过
无数次的《蓝色多瑙河》，在现场近距离欣赏
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当小提琴在 A 大调上轻轻奏出一串舒
缓的震音时，我的眼前立刻出现了这样的画
面：宁静的多瑙河上晨曦初露，波光粼粼，生
机无限。 同时它让我联想起了小约翰·施特
劳斯这首不朽的圆舞曲成名之作问世相隔
6年之后，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 1873年在阿
弗尔港口画的那幅著名的油画写生《日出·
印象》，两位大师一定心有灵犀，不然他们怎
么会不约而同地选择黎明为创作元素？那些
旋律与笔触交织一起，重叠出另一番奇妙的
艺术效果，而从转到 A大调上的那些连绵不
绝的起伏旋律里，我仿佛听到了桨橹拍打着
水面的闷响，甚至闻到了薄雾中蓝色的多瑙
河水那一丝丝扑鼻而来的清新气息……

我欣喜地注意到，那些与我一起刚刚接

受了艺术洗礼的观众，散场时的脚步似乎放
轻了许多，神情安静，目光柔和。 他们懂或
是不懂交响乐已经不再重要。 在音乐的感
染和陶醉下我们一起心动，一起动容，眼眶
潮润。

让我猝不及防的是，我眼前却不合时宜
地闪现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形
象……庆幸的是， 此时我却更记得 40 多年
前，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维利· 勃兰特在华沙
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那惊世骇俗的一跪，
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
现”。 在他的膝盖跪在坚硬冰冷的地面那一
瞬间，在现场目睹了这一伟大时刻的善良人
们，为勃兰特的这个真诚而勇敢的谢罪举动
感动得掉下热泪，这一跪，征服了饱受纳粹
蹂躏的波兰人民，也冲淡了积淀在他们心中
的愤怒与仇恨；这一跪，也让总理勃兰特和
他的国家获得了全世界每一个爱好和平的
人的尊重。

这是善的力量，良知的力量，这是另一
种征服。 和艺术的征服一样，这样的征服直
达人心。

征 服
□ 曹文润

马兜子是您儿时的摇篮
枪炮声陪伴着您长大
父辈的豪迈与刚强浸染了您
从此您不畏路途坎坷
从此您敢于自我超越

挥挥手
婚姻的阵痛化作一缕炊烟随风
自学的寂静时光使您心智沉淀成品
地质专业的您竟然做了医生
篮球、短跑释放青春的激情

20 年的经商风云注释着您的不凡超越
《听琴》《文姬归汉图》谱写您的心灵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是华夏好儿女———您珍爱祖国文化的情结
开出的璀璨花朵

新梦想付诸行动
您总是在新风景中圆梦
（注：耿莹，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长）

海哥是我的邻居，准确地说是我
父母的邻居。 年近六十的海哥，土生
土长的本地人，海哥个子不高，瘦瘦
的脸，满脸苍霜，皱纹比较深，浓浓的
眉毛， 一看就是一个风里来雨里去，
终日在田间劳作的人。 海哥没有儿
子，只有三个女儿，种几亩田，栽几块菜土，
艰难地将她们拉扯大。

“海哥家的大女儿找对象了呢”“海哥家
二女儿两夫妻就不错哪，有什么好吃的都拿
回家给父母亲呢”“海哥的细女儿会赚钱，在
街上买了一个大套间”……每次回家，父母
给我叨唠的大都是海哥家的话题。 在农村，
没有儿子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几十
年的交往中，海哥却从没有流露出半点没有
儿子的遗憾。

“谷爹，这是我家菜土里刚摘下来的新鲜
蔬菜，送给您尝尝鲜；谷娭毑，我家里还有一
些蔬菜，你儿女回来了，正好拿去吃。”我家后
门传来海哥爱人的声音。 海哥碰到我的第一
句话就是：“你父亲就好哪， 他是我们永安的
名人呢，走到街上，哪个不隔老远就喊谷爹，
我屋里每年春节的对联都是你父亲写的
……”海哥的脸上充满对我父亲的敬佩。

“谷爹新年好！”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春节
联欢晚会主持人零点倒计时的声音刚停，在
楼上看晚会的我们一家都能准时听到楼下海
哥夫妇大声吆喝着在敲门， 海哥是来给我父
母辞岁的。“谷爹，给您拜年啦！ ”大年初一的

早晨我们都还在梦乡里，海哥就来拜年了。年
年如此，喜气盈盈。海哥的拜年声里充满着祝
福，更多是洋溢着满满的家庭幸福感。
“今年怎么没听到海哥的声音？ ”去年大

年三十晚上，零点钟声响了很久，习惯了的
敲门声一直没有传进我的耳朵里，我奇怪地
问父亲，母亲抢着回答：“他早就住到女儿家
去了呢。 ”哦，你看我这记性，回家时母亲在
我耳旁不知道嘀咕了多少次：“我们这个地
方马上要拆迁了， 海哥第一个带头拆了老
屋，暂时搬到星沙女儿家去住了。 ”

“谷爹，你说怪不怪，这次捻驼子，那些
‘结经’的人，没有一个捻到好驼子，我们这
些不‘结经’的人，都是捻的二楼四楼呢。 ”
“可不，最后一个好驼子，硬是留都要留给我
呢。”“好人有好报呢！”“我们两家就有缘，以
前是墙挨着墙，现在是前后幢，窗对窗，喊得
应呢！ ”最近回家，我家正在搞安置房的装
修，海哥将安置房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马上
就可以住进新房了，海哥的女儿在小区内自
家一楼门面开了一家建材商店，商店已经开
门营业了，听说生意还蛮好的，海哥一有时
间就到我屋里来，与我父亲闲聊，海哥与我
父亲经常聊得笑逐颜开。

梦蝶 追问 /制图

致耿莹老大姐
□ 满嘉宽

日日是好日
□ 积雪草

剩饭
邵东县砂石镇中心小学 李巧云

黑白底片
睦邻海哥

□ 刘志宇


